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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 力 论



第一章 权力欲的冲动

人与其他动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区别,有智力方面的区别,有

感情方面的区别。属于感情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,是人类的某些

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,是根本无止境的,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

的。蟒蛇吃了就睡,直到食欲再起。如果别的动物不是这样的话,

那是因为它们的食料不够充足,或是因为它们惧怕仇敌。动物的

各种活动,是由生存与生殖两个基本需要所引起的,而且也不出乎

这两个需要所迫切要求的范围。这一点很少例外。

至于人,情形就不同了。固然,大部分人为了取得生活必需品

而被迫辛勤工作,很少有余力追求其他目的;但生活有保证的人,

却并不因此而停止活动。薛西斯①远征希腊的时候,并非缺吃少

穿没有妻妾。牛顿自从当上了三一学院的校务委员时起,物质享

受就有了保证,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,他才撰写《自然哲学的数学

原理》。圣芳济②和罗耀拉③也不是为了摆脱贫困才需要创建教派

的。这些都是著名的人物,但同样的特性也以各种不同的程度出

①

②

③

薛西斯(公元前约519—前465),波斯皇帝,曾于公元前480年率大军远征希

腊,失败而归。———译者

圣芳济(1182—1226),意大利教士,基督教圣芳济会创始人。———译者

罗耀拉(1491—1556),西班牙教士,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。———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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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一切人的身上,只有少数异常懒散的人是例外。某甲的妻子

深信丈夫在事业上会取得成功,不愁流落到贫民习艺所里去,可是

她喜欢穿得比某乙的妻子漂亮,虽然用不着花那么多钱就能预防

肺炎了。如果某甲能受封为爵士或当选为议员,她和丈夫就会格

外高兴。想象中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。假如这些胜利被认为可能

实现的话,人们就会作出努力去实现它们。

想象是驱使人们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再继续奋斗的一种

力量。我们大多数人很难有机会能这样说:

  “要是我现在死去,那才是最幸福的:因为我怕我的灵魂

已经尝到了无上的欢乐,此生此世,再也不会有同样令人欣喜

的事了。”①

当我们处于难得的十足幸福的境界时,很自然地会像奥瑟

罗②一样,希望死去,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满足是不能持久的。能使

我们的幸福持久的东西,在人类是不可能有的;只有上帝才能有全

福,因为“国度、权柄、荣耀”③全是他的。世间的王国要受其他王

国的限制;世间的权力要被死亡打断;世间的荣誉,纵使我们建筑

了金字塔或“与不朽的诗歌匹配良缘”④,也将随时代的变迁而衰

失。在权力与荣誉都很微小的人看来,似乎只要再多一点权力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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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《奥瑟罗》第2幕,第一场。———译者

奥瑟罗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《奥瑟罗》中的主人公,曾堕奸人之计,疑妻不

贞,将她杀死,后发现妻子无辜,因亦自杀而死。———译者

基督教圣经中的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第6章,第13节。———译者

英国大诗人弥尔顿(1608—1674)所著《快乐的人》I.127。———译者



荣誉就会使他们满足,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,因为这些欲望是

无厌的、无限的,只有在上帝的无限之中,才能休止。

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,而人类还希望扩展。

在这方面,人们的欲望仅限于想象力所认为可能实现的范围。假

如可能的话,人人都想成为上帝;少数人还不容易承认这是不可能

的事情。他们犹如弥尔顿作品中撒旦那种人物①,兼有正邪双重

性格。所谓“邪”,我的意思是指不依托于宗教信仰的性格,也就是

拒不承认个人权力具有一定的限度。这种正与邪的伟大结合,在

伟大征服者的身上最为明显,但其中有些因素也可以在一切人的

身上发现。正是由于这种情形,社会合作不易实现,因为我们每个

人都喜欢把社会合作看成是上帝和信徒之间的那样的合作,而以

上帝自居。因此就产生了竞争,需要妥协与统治,产生了反抗的冲

动以及随之而生的动荡不安和某一时期的暴力行为。因此就需要

道德来对目无政府、坚持自己权利的人加以抑制。

在人的各种无限欲望中,主要的是权力欲与荣誉欲。两者虽

有密切关系,但并不等同:英国首相的权力多于荣誉,而英王的荣

誉则多于权力。但是,获得权力往往是获得荣誉的最便捷的途径。

就公共事业的活动家而言,情形更是如此。大体说来,荣誉欲所导

致的行动与权力欲所导致的相同,因此在最实际的意义上这两个

动机可以看成是一个。

正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上的利己在社会科学中可以视为基

本的动机。马克思也同此见解。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错了。当追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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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弥尔顿在其《失乐园》一诗中,叙述撒旦如何背叛上帝,以及如何诱惑夏娃取食

上帝的禁果,致使亚当与夏娃被上帝逐出乐园。———译者



商品的欲望离开了权力与荣誉两种欲望的时候,这种欲望也就有

限得很了,只需适当数量的财富就能完全使它满足。真正所费不

赀的欲望并非来自对物质享受的爱好。有这样一些商品,例如用

贿赂收买来的立法机关,或陈列着专家精选的画坛大师作品的私

人画廊———这类“商品”之所以为人所追求,是为了权力和荣誉,而

不是为了里面有设置舒适供人憩息的场所。当适度的享受有了保

证的时候,个人与社会所追求的是权力而不是财富:他们可以把追

求财富作为追求权力的手段,他们也可以放弃财富的增加来确保

权力的发展;但不论是前一种情形还是后一种情形,他们的基本动

机都不是经济上的动机。

正统的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犯的这种错误,不仅是

理论上的,而且有极大的实际意义,并且使近代的一些重大事件遭

到误解。只有认识到爱好权力是社会事务中重要活动的起因,才

能正确地解释历史———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历史。

在本书中,我打算证明: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,犹

如在物理学上能是基本概念一样。权力也和能一样,具有许多形

态,例如财富、武装力量、民政当局以及影响舆论的势力。在这些

形态当中,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从属于其他任何一种的,也没有一

种形态是派生所有其他形态的根源。孤立地研究某一种形态的权

力(例如财富),只能获得局部的成功,正如单研究一种形态的能,

在某些方面是会有缺陷的,除非也兼顾到其他的形态。财富可以

从军权中产生出来,也可以从影响舆论的势力中产生出来,正如这

两者中的任何一个也可以从财富中产生出来一样。社会动力学的

规律,是我们只能用权力而不能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形态的权力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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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的规律。从前,军事权力被看成是孤立的,因此战争的胜败好

像只是决定于将领们的意想不到的本领。如今,经济权力通常被

看成是派生其他一切权力的根源;这个错误,我认为与那些单纯的

军事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同样巨大;单纯的军事历史家所犯的错误,

已使他们似乎落在时代的后面了。还有一些人认为宣传是权力的

根本形态。这个意见毫不新颖,例如在“真理伟大、必胜”①以及

“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”②等传统的名言中,就已体现了这种

见解。这种见解和前面所说的纯军事观点或纯经济观点,具有等

量的真理,也具有等量的谬误。假如宣传能形成一个近乎一致的

意见,那么,宣传诚然可以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;但是握有军

事或经济权力的人如果愿意的话,也可以把他们的权力使用在宣

传方面。再用物理学来做一个比喻:权力和能一样,必须被看作是

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,而求出这种转变的规律,应

该是社会科学的任务。想把任何一种形态的权力———如今特别是

经济权力这一形态———孤立起来的企图,一向是而且仍然是许多

具有重大实际意义的错误的根源。

就权力而言,不同的社会在许多方面是有区别的。首先,在个

人或组织所享有的权力的程度上,各社会是不同的。例如由于组

织的增强,今天国家的权力显然比以前要大。其次,就何种组织最

占势力这一点来说,各社会也是不同的:军事专制国家、神权国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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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托马斯·布鲁克斯(1608—1680)语,见所著《基督教的冠冕与荣光》(1662)。———
译者

德尔图良(约160—约225)语,见所著《护教篇》。余见本书第180页译者注

②。———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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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阀统治的国家都是很不相同的类型。第三,在获取权力所用的

方法上,各社会也是不同的:世袭的王权产生一种显要的人物,高

级教士所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又产生另一种显要人物,民主政治产

生第三种,战争又产生第四种。

假使有可能获得权力的人,在人数上不受社会制度(例如贵族

制或世袭的君主制)的限制,那么,一般说来,凡是最希望获得权力

的人,就最有可能获得权力。由此可以推论,在权力向大家开放的

那种社会里,凡是能予人以权力的职位,照例是被爱好权力异乎常

人的人所占有。对权力的爱好虽然是人类最强烈的动机之一,但

表现在各人身上的程度却很不一致,而且也为其他动机所限制,例

如爱安逸、爱享乐以及有时爱表扬等。在比较怯懦的人当中,对权

力的爱好伪装为对领袖服从的动力,这就扩大了大胆之徒发展权

力欲的余地。对权力的爱好不甚强烈的人,是不可能对世事的演

进产生多大影响的;引起社会变革的,通常就是极希望引起社会变

革的那些人。因此,爱好权力是在世事的造因方面起了重大作用

的那些人的一种特性。当然,假如我们把爱好权力当作人类唯一

的动机,那也是错误的,但这个错误还不致像我们在探求社会科学

的因果律方面所容易造成的错误那样使我们完全迷失方向,因为

爱好权力是产生社会科学所必须研究的那些社会变革的主要

动机。

社会动力学的规律———我主张———只能用权力来加以说明。

为了发现这些规律,首先要把各种形态的权力进行分类,然后回顾

历史上个人和组织如何获取权力以支配人们生活的重要事例。

我将始终抱着这样的双重目的:一是对一般的社会变革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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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比经济学家所讲授的更为恰当的分析意见;另一是使现在

和可能的不久的将来更容易理解,使其可理解的程度高于想象力

受十八、十九两世纪支配的人所能理解的程度。那两个世纪在许

多方面有它们的独特之处,而我们现在似乎在好多地方正在恢复

更早时期所流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。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和它的

需要,就必须理解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历史,因为只有这样,我们才

能获得一种并不过分受十九世纪原则支配的可能的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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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领袖和追随者

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: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;在追随领

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。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时,他们

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;他们感

到领袖的胜利也就是他们自身的胜利。大多数人觉得自身没有能

力把他们的集团导向胜利,于是就想获得一个智勇兼备足以成就

丰功伟业的首脑。即使在宗教方面,这种权力欲的冲动也是存在

的。尼采谴责基督教宣扬奴性的道德,但目的总是获取最后的胜

利。“温顺的人有福了,因为他们将承受世界
         

。”①有一首著名的赞

美诗更加清楚地说明:

  为了获取王冠,

基督出发征战。

他的鲜红的旗帜卷向远方。

谁追随在他的后面?

谁最能克服苦痛,

体验他的忧患,

① 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第5章,第5节。———译者



谁耐心地背着他的十字架,

谁就追随在他的后面。①

如果这是奴性的道德,那么,每一个在战争中饱受严酷锻炼的

雇佣军人,或每一个在选举中竭力活动的一般政客,都可以算作是

奴隶了。但事实上,在每一种真正的合作事业中,追随者在心理上

并不比领袖有更多的奴性。

正因如此,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才能为人们所忍受。这些现

象之不可避免,是组织工作所造成的,而且,社会越是成为有组织

的社会,这些现象就只会越来越多,不会减少。

权力分配不均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中一向是存在的,这可以追溯

到我们了解所及的远古时代。这部分是由于客观的需要,部分是由

于人类本性中的某些因素。大多数的集体事业,只有在某种管理机

构的指导下才有实现的可能。要盖一所房屋,就要有人在设计方面

作出决定;要在铁路上行驶火车,行车的时刻表就不能由司机去随

意制订;要建筑一条新的公路,就要有人决定它的路线。即使是一

个用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,也毕竟是一个政府,因此,根据与心理无

关的理由,集体事业如果要取得成功,就必须有一些人发号施令,另

一些人服从命令。可是,为什么这是可能的呢? 特别是为什么实际

的权力不均现象超过了根据法律而成立的原因所必然造成的不均

现象呢? 这些事实只能从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方面求得解释。有些

人的性格促使他们总是发号施令,而另一些人的性格则促使他们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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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英国主教、著名赞美诗作家雷金纳德·希伯(1783—1826)所著赞美诗。———
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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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服从。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,是广大的普通人,他们在某种情

形下乐于发号施令,在另一种情形下又宁愿服从领袖。

阿德勒①在《理解人性》一书中,分辨出温顺的人性和专横的

人性两种类型。他说:“屈从的人按照别人所订的规则和法律生

活,这种人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想要获得卑屈的地位。”他又说,与此

相反,属于专横一类的人总是要问:“我怎样才能比其他任何人都

优越?”每逢需要一个领导者的时候,这种人就出现了,而且在革命

当中上升到很高的地位。阿德勒认为这两种类型至少在其极端情

况下都是要不得的;他认为这两者都是教育的结果。他说:“命令

式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起了权力的示范作用,而且向他们

显示了各种与享有权力有关的快乐。”我们可以补充一句:这种教

育不但产生专横类型的人,而且产生奴隶类型的人,因为它使人感

到,在实行合作的两个人之间,唯一可能的关系是一个人发号施令

而另一个人服从命令的关系。

有限度地爱好权力,是几乎普遍存在的现象,只是表现形式有

所不同,但绝对的爱好却是罕见的。一个享有管理家务权力的主

妇可能不愿接受一个首相所享有的那种政治权力;反之,亚伯拉

罕·林肯虽然不惮处理美国的国家大事,却不能应付家庭中的争

执。假如“贝勒罗芬”号军舰②遇了险,拿破仑也许会乖乖地听从英

国军官的命令,乘坐小艇逃生。人们只要自信能处理当前的事务,

就会喜爱权力,但他们一旦知道自己无能为力,就宁愿服从领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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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(1870—1937)———奥地利精神病学家。———译者

“贝勒罗芬”号为英国皇家舰艇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后,登此舰投降。———
译者



使人服从的动力与使人发号施令的动力同样真实而普遍存

在,它根源于恐惧。在危急的关头,例如在失火的时候,最顽劣的

儿童也会完全服从一个有能力的成年人的命令。大战①爆发时,

潘克赫斯特派②和劳合·乔治③达成了和解。在任何存有深刻危

机的时候,大多数人的迫切愿望就是要找出一个权威人士而向他

服从。在这样的时候,很少人会想到革命。当战争爆发的时候,人

民对政府也怀有和这类似的感情。

有些组织是为了应付危险而设立的,有些组织则不然。有时

候,像煤矿这样的经济组织包含着危险,但危险是偶然的,它们一

旦消除,这些组织就能更加繁荣起来。大体说来,应付危险不是经

济组织或处理内政的政府机构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。但是救生艇

和消防队就同海陆军一样是专为应付危险而设立的。就某种比较

间接的意义来说,宗教团体亦复如此;它们存在的目的,部分也是

为了缓和存在于人性深处的微妙的恐惧心理。假如有人想要怀疑

这一点,不妨让他想一想下面一节赞美诗:

  为我而裂开的万世的磐石④,

让我就藏在你的身中吧;

狂涛汹涌奔腾,

暴风依然猛烈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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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指第一次世界大战(1914—1918),下同。———译者

潘克赫斯特是英国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领袖。所用的方法是在议会中阻碍议事

的进行和街头示威。1908年被捕,以绝食抗议。———译者

戴维·劳合·乔治(1863—1945)于1916至1922年任英国首相。———译者

指耶稣。———译者



耶稣———我灵魂的爱人,

让我投进你的怀抱。①

在服从神意时,人们怀有一种最久远的安全感。这种感觉曾

使许多不能为任何人所屈服的帝王屈服于宗教之下。一切服从的

现象,根源都在于恐惧,不论我们所服从的领袖是人还是神。

有一种说法现在已是老生常谈了,即所谓侵略性也往往起源

于畏惧的说法。我想这种论调未免言之过甚。固然,就某种侵略

性而言,例如D.H.劳伦斯②的侵略性,是可以这样讲的。但我非

常怀疑是否海盗的头儿心中对父亲还怀有恐惧的回忆,或者是否

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③的时候,真会觉得他是在遵行母亲的教

诲。④ 关于阿提拉⑤或成吉思汗的母亲的生平,我虽一无所知,但

却有点疑心她们宠坏了各自的爱儿,以致他们长大后觉得世界有

时妨碍他们任性,因而对世界产生恼恨。⑥ 我以为由胆怯而产生的

侵略性不足以鼓舞伟大的领袖;我要说伟大的领袖都有非凡的自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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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作者为奥古斯塔斯·蒙塔古·托普莱迪(1740—1778)。———译者

D.H.劳伦斯(1885—1900)———英国小说家。———译者

当时奥地利(现在捷克斯洛伐克)境内地名。1805年拿破仑曾在此处大破奥

俄联军。———译者

拿破仑的母亲教子极严。拿破仑十六岁时尚被母亲责打。拿氏显贵后,其母

对于拿氏 的 功 业 毫 不 震 眩。(见 韦 尔 斯:《世 界 史 纲》中 译 本,下 册,第 810、821
页。)———译者

阿提拉为五世纪时东南欧匈奴各部族的领袖,屡次率军入侵罗马帝国。死于

453年。———译者

以上写完之后,阅读了拉尔夫·福克斯所著《成吉思汗传》一书,藉悉我对其母

的揣测是完全错误的。成吉思汗的母亲是一位凶悍泼辣、令人生畏的妇女。她告诫成吉

思汗他的首要责任是进行报复。他五十岁时,由于跟兄弟争吵,被他母亲毫不容情地大

骂了一顿。他温顺地回答说:“妈妈,是我不好,我很惭愧。”



心,这种自信心不仅呈现在外表上,而且深入到潜在的意识中。

一个领袖所必须具备的自信心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产生的。

在历史上,最普通的途径之一就是据有世袭的发号施令的地位。

例如,读一下伊丽莎白女王在国家危急关头所发表的言论,你就可

以看出君权盖过了女性,并使她相信她懂得必须做什么,同时也通

过她使全体英国人民相信她知道必须做什么。这就不是单纯一个

平民所能希望做到的了。就她的情况来说,国家和统治者的利益

是协调一致的。这就是她所以能成为“好女王贝思”的原因。她甚

至能颂扬她的父亲而不引起人们的愤怒。毫无疑问,发号施令的

习惯使她勇于负担起责任并且能当机立断。一个氏族,如果有一

个世袭的领袖,也许会比用抽签方法选择其领袖有更好的作为。

另一方面,像中世纪教会那样的团体是以功绩显著、通常都担任过

重要职务因此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理由而选择其领袖的,一般说来,

这种团体的成绩要比同时期的世袭君主国好些。

历史上有些最能干的领袖,是在革命的形势下崛起的。我们

不妨研究一下那些使克伦威尔、拿破仑和列宁获得成功的因素。

这三个人都是在国家困难的时期统治着各自的国家,并获得能干

的人的衷心支持,而这些能干的人并不是天生具有屈从别人的性

格的。这三个人都有无穷尽的勇气和自信心,还有他们的同僚所

认为的在困难时刻的健全判断力。然而在这三个人当中,克伦威

尔和列宁属于同一类型,拿破仑则属于另一类型。克伦威尔和列

宁都是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人;他们自信是具有超人决心的被指

定的执政者。因此在他们看来,他们的权力欲无疑地是合乎正义

的,并且他们很少计及权力的报酬(例如豪华和安逸),因为一计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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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酬就和他们的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的抱负不相调和了。列宁的情

形尤其是如此,因为克伦威尔在晚年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陷

入罪恶之中了。不过就这两个人而言,使他们产生勇气并能吸引

其追随者坚决信从其领导的,正是信仰和优异才干的结合。

与克伦威尔和列宁两人相反,拿破仑是军事冒险家的最高典

范。法国革命适合他的胃口,因为法国革命替他创造了机会;但除

此以外他就对革命漠不关心了。尽管拿破仑满足了法国人的爱国

心,并且以这种爱国心为靠山,但是对他来说,法国也正如革命一

样,仅是向他提供的一个机会而已;在年轻的时候,他甚至不很认

真地考虑过要为科西嘉①而对法国作战。他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

任何性格上的特点,还不如说是由于军事上的专门技能:在别人本

来要吃败仗的场合,他却取得了胜利。在胜败关头,例如在雾月十

八日②和在马伦哥③战役,他是靠别人取得成功的;但是他的惊人

的天才使他能把他的助手的功劳据为己有。法国的军队里有很多

青年野心家;使拿破仑能在别人失败的场合获得成功的,是他的聪

明,而不是他的心理状态。至于他迷信自己的运气(这一点终于引

起他的失败),则是他的许多胜利的结果,而不是它们的原因。

说到我们这个时代,希特勒在心理上应纳入克伦威尔和列宁

这一范畴,墨索里尼则应属于拿破仑这类的人物。

军事冒险家或海盗首领这种类型的人,在历史上的地位要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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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科西嘉是地中海的一个岛,属法国,为拿破仑诞生之地。———译者

雾月是法国共和历(1793年11月26日开始采用,1805年12月21日以后停

止使用的历法)的第二月。1799年雾月18—19日(即公历11月9—10日),拿破仑发

动政变,推翻当时的督政府,建立了他的军事独裁。———译者

意大利北部地名。1800年拿破仑在这里将奥地利军队击败。———译者



“科学的”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来得重要。有时候,他像拿破仑一

样,在并非专为个人打算的人群之中,也能成为领袖。法国的革命

军曾把自己看成是欧洲的解放者,并被意大利人和德意志西部许

多人看成是解放者,但拿破仑只不过做了一些看来有助于自己前

程的解放行动而已。这种人往往也不以大公无私的目的为借口。

亚历山大也许曾着手对东方进行希腊化的工作,但他手下的马其

顿人是否对他远征的这一方向颇感兴趣,却令人怀疑。在古罗马

共和时代的最后百年中,罗马将军们主要是想得到金钱,同时也是

靠分配土地和财物来取得士兵的效忠的。塞西尔·罗兹①自称对

不列颠帝国抱有不可思议的信念,可是这种信念却为他的公司产

生了巨额股息;他雇来征服马塔贝莱兰②的骑兵,也是赤裸裸地用

金钱的诱惑招募来的。有组织的贪婪,很少伪装或没有伪装,在世

界上的历次战争中都曾发生过很大的作用。

我们说,普通的温和的公民之所以服从领袖,大都是由于恐惧

的心理。不过就一帮掠夺者来说,情形就不是这样,除非他们不再

有机会从事和平的职业。领袖的权威一旦确立之后,他可以在反

抗者当中引起恐惧,不过在他成为领袖并被大多数人公认为领袖

之前,他是不可能引起恐惧的。为了取得领袖的地位,他必须能在

自信、果断以及决定正确方针的本领这些权威所由产生的特性方面

超乎别人之上。领袖的地位是相对的。恺撒能使安东尼服从,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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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塞西尔·罗兹(1853—1902),英国政治家,历任好望角殖民地的议员、国务员

和内阁总理等职。他所创办的英国南非公司侵占了现今赞比亚与津巴布韦地区,后以

罗兹为名,将此二地区分别命名为北罗得西亚与南罗得西亚。———译者

马塔贝莱兰,地名,在南罗得西亚。———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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